
■灯下漫笔

文坛宿将的境界（三则）
□凡 夫

柯灵的“低调”

柯灵堪称一代文学大师， 但他

却非常低调。 信件中经常自谦 “贱
名” “平生碌碌”， 称 “涸辙之鲋，

不求湖海之大， 得西江勺水， 优游
卒?” 云云。

1985 年， 柯灵家乡绍兴市斗

门镇欲给他修建纪念亭， 柯灵闻讯
“大吃一惊”。 7 ? 26 日， 他一天

给当地有关人士写了两封信， 坚决
制止此事： “无论如何也不能办，

必须坚决打消此意。 我对党对国家

对人民并无什么贡献， 对家乡犹未
丝毫尽力， 写点文章， 薄有文名，

有什么了不起， 值得如此招摇！ 我
感谢你们的好意， 但千万不要陷我

于荒谬狂悖之境， 千万千万！” 先

生的大师风范、 人格境界， 与当下
某些名利熏心、 略有小成即恨不得

封神的人相比， 真是云泥立判。

钱钟书婉拒出版《全集》

时下， 我国某些出版商替名家

（有的还是年富力强者 ） 出全集 ，

包罗万象， 但凡个人作品包括未刊

稿、 私人书信、 日记、 便笺， 一并
搜求集纳， 巨细无遗， 纤毫毕现，

“全 ” 则全矣 ， 但不免掺杂浅薄 、

乏味 、 平庸之篇什 。 名家全集林

立， 这已成了当前书肆的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据我所知， 近年出版的名家全

集就有数十种， 少则四五卷， 多则
十几卷。 大师稀有的时代， 何必偏

要炒出那么多的 “全集”？ 这一现

象折射出文坛的浮躁！

钱钟书生前对诸多出版商以印

行 “全集” 相请， 一概坚辞， 他在
致一家出版社的函中称： “愚夫妇

‘全集’ 之举， 亦有穗、 沪、 宁共

四五出版社建议， 弟等差有自知之
明， 不愿灾梨祸枣， 亦皆婉谢。 不

识抬举 ， 辜负盛情 ， 既疚且感 ”。

如此 “不识抬举”， 正体现了这位

文坛宿将的高风亮节。

无独有偶， 以 《白鹿原》 声震
文坛的陈忠实生前也婉拒某出版商

按照 “档案原则” 替他出版全集，

他以 “保持一种基本的清醒” 的态

度， 认真 “筛选自己作品”， 编就了

一本 《自选集》。

张中行弃用启功的序言

季羡林盛赞张中行是 “至人 ”

“逸人”。 因为他谦恭好学 ， 虚己待
人。

张中行和启功过从甚密， 总在学
人面前夸奖启功如何学识渊博、 功深

道高。 而启功对张中行的学问也很是

赞赏。 张中行准备出版 《负暄琐话》

一书， 启功得知后， 写了一文自称权

当该书序言， 其中写道： “反复拜读
大 ‘话’， 怎么那么短！ 何时出续集？

我把余生看书精力存着攒着， 以待多

看续 ‘话’！ 这是史， 是诗， 是史诗，

是诗史。 怎么说都行……” 启功还在

读了 《顺生论 》 后记中称张中行是
“二十世纪中国唯一的人生哲学家”。

张中行见了此文 ， 弃而不用 ， 认为

“言过其实， 自己难以担当”。

时下， 出书作序找名家， 都希望

名家 “有骆驼不说驴”， 而张中行却
生怕别人把自己抬得过高， 足以窥见

其 “求真” 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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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茶座

别让消费掩盖了浪费
□汪金友

如果搜索近些年来消费和浪

费两个词的使用率， 我相信， 消

费出现的机会， 一定会比浪费高

出很多倍。

因为很多人， 已经把浪费给

忘了。

商品越来越多， 收入越来越
高， 要什么， 有什么， 想什么，

来什么。 有很多的人， 即便可着

劲地花， 钱也花不完， 还有必要

说浪费吗？

想想过去的人们， 也够可怜

的。 掉在桌上一粒米， 也要捡起

来放进嘴里。 一双袜子， 补了很
多补丁 ， 仍然在穿 。 为了节省

水， 洗完菜再去冲马桶； 为了节
约电， 一间屋一个电灯泡。 你说

他们， 过的是啥日子啊？

还有人发现， 在拉动宏观经

济增长的投资、 出口和消费 “三
架马车” 中， 消费是最可靠最稳

定的 “压舱石”。 尤其是当投资
受限、 出口遇阻的时候， 国内居

民的消费， 就成为拉动生产的主

要动力。 为此， 在经济发展的策

略中 ， 就有了 “刺激消费 ” 和

“拉动消费”，

在一部电视剧中， 就有这么

一个场景 ： 一位农村来的老太
太， 进了一家灯火通明的高档餐

厅， 于是就问旁边的教授： “点

这么多的灯， 得费多少电啊？ 国
家怎么就不管管呢？” 旁边的教

授回答： “哟， 奶奶， 这话可不
能这么说。 只有用了电， 电力工

人才能挣着钱， 才能买菜买饭。

这样呢， 农民兄弟就又能挣着钱
了。”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几乎所
有的经营单位， 都愿意人们多消

费。 电力愿意你多点灯， 餐馆愿

意你多点菜 ， 商场愿意你多购
物， 车厂愿意你多买车。 至于你

浪费不浪费， 完全不在他们的考
虑范围。 比如， 你一年换一部新

手机， 商家也不觉得太频繁； 你

一人点了五个菜， 餐馆也不担心
你吃不完。 而且看着噌噌往上窜

的营业额， 他们正偷着乐呢。

于是， 浪费就在消费的掩护

之下， 迅速地膨胀起来。 有据统
计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在餐桌上

的浪费， 就有 2000 多?元。 废
弃包装物的价值， 更高达 4000

?元。 各种各样的浪费， 不仅吞

噬着多年来的发展成果， 而且消
磨了人们的意志， 助长了拜金主

义、 享乐主义、 个人主义等奢靡
之风和不良思潮。

消费和浪费， 好像是一对亲

兄弟。 消费是利用社会产品， 来
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过

程。 浪费是在生产和生活中， 对

人力、 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不合
理使用。 两者都是购置， 都是消

耗， 都是通过终端的商品利用和
服务享受， 来刺激生产， 促进市

场循环。

所不同之处， 消费是必要的

正当的利用， 而浪费是过度的不
合理的糟蹋或闲置。

也许有人会说， 钱是人家自

己赚的， 货是人家自己买的， 浪费

不浪费， 别人管得着吗？ 我们的社

会， 确实有一大批有钱人。 其中一
些人的乐趣之一， 就是花钱摆阔。

房要住最大的， 车要开最好的， 菜
要点最贵的， 玩要来最时尚的。 但

有一点必须清楚， 钱是你自己的，

社会资源却是公共的。 在这个世界
上， 谁也没有破坏和挥霍公共资源

的权利。 另外， 糟蹋和不尊重别人
的劳动成果， 也暴露了自己思想的

肮脏和品德的低微。 换来的， 不是

人们的艳羡和点赞 ， 而是嗤之以
鼻。

我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把消费
和浪费剥离开来。 不要让消费给浪

费打掩护， 也不要让浪费影响消费

的美誉。 当然， 消费和浪费， 只有
一步之遥。 鼓励消费， 抵制浪费，

需要制度的严管 ， 需要商家的自
律， 更需要消费者的修养。 “一粥

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有钱没钱， 都省
点用吧！

■余墨谈屑

“班门弄斧”者戒
□唐汇寅

湖北麻城人杰地灵， 系仅次

于红安的将军县， 当代开国将军

中有大将王树声、 上将许世友等

3 人、 中将张才千等 6 人和少将

19 人。 此外还有中国氢弹之父彭
桓武及李硕勋等革命烈士数万人。

古代则出过兵部和吏部尚书及都

督、 巡抚、 文学家多人， 明朝的
梅之焕属其中之一。 梅之焕文武

双全， 官至甘肃巡抚， 多次击退
进犯之敌。 后得罪阉党被谪居家

乡， 时值清军入侵南下， 他会同

同仁营建蕲黄四十八寨， 抵抗清
军， 堪称明末之豪杰。

梅之焕曾往李白堕江而殁的
采石矶凭吊， 看见李白墓前很多

游人胡诌乱题的拙劣诗句， 他感

慨之余 ， 挥笔写下 《题李太白
墓》： “采石江边一堆土， 李白之

名高千古； 来来往往一首诗， 鲁
班门前弄大斧。” 诗中化用柳宗元

的 “操斧于班、 郢之门， 斯强颜

耳”， 讥刺那些不知深浅、 好在行
家面前卖弄的人， 入木三分。

李白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
鬼神”， 号称 “诗仙”。 他与 “诗

圣” 杜甫并列中国诗歌史上的巅

峰 。 尽管清朝赵翼 《论诗 》 云
“李杜诗篇万古传， 至今已觉不新

鲜。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
数百年”， 但真正超越他们的至今

也没有。

中国古来多有文人相轻的陋
习， 李白的朋友圈里却鲜有所闻。

李白的很多诗句如 “吾爱孟夫子，

风流天下闻 ”； “桃花潭水深千

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等， 道出

了他同文友的深情厚谊。 诗人贺
知章叹赏李白的 《蜀道难》 一诗，

直呼李白为 “天上谪仙人”， 意为
上天下凡的神仙 ， 使其 “谪仙 ”

之名誉满长安。 杜甫比李白小 11

?， 两人却是挚友。 李白不幸遭
流放时， 杜甫多次梦见他， 醒来

数度作诗怀念 ： “君今在罗网 ，

何以有羽翼”； “冠盖满京华， 斯

人独憔悴！” 李白与诗友之间总是

惺惺惜惺惺的。

公元 753 年 ， 李白在江夏

(今武汉) 与崔颢相识， 对崔颢
的才华非常赏识， 也非常敬重他，

两人遂成莫逆之交。 崔颢在这年

秋天写下脍炙人口的 《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
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

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
萋萋鹦鹉洲 。 日暮乡关何处是 ？

烟波江上使人愁 。” 这首诗前写

景， 后抒情， 一气贯注， 浑然天
成， 可谓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

第二年， 崔颢返回唐都长安
任职， 不幸于当年病逝。

四年后 (758 年)， 李白获

罪流放夜郎路过江夏， 在鹦鹉洲
目睹了黄鹤楼上崔颢的题诗， 禁

不住佩服得连连赞叹。 他深感物
是人非， 触景伤情， 遂在崔颢的

《黄鹤楼 》 下草成 《鹦鹉洲 》 一

诗： “一拳击碎黄鹤楼， 两脚踢
翻鹦鹉洲。 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

颢题诗在上头。” 诗人由衷赞叹了
崔颢才华横溢的 《黄鹤楼》， 自觉

无法超越只好搁笔不语。 有人说

《鹦鹉洲》 系他人杜撰， 但李白有
自知之明、 羞于班门弄斧却毋庸

置疑。 李白的确从未自诩为顶峰
而洋洋自得， 更没有因自己名声

鼎沸而轻视他人。 为了纪念这一

段佳话， 后人专门在黄鹤楼边修
建了一座 “搁笔亭”。

“搁笔亭 ” 里的 《鹦鹉洲 》

与梅之焕的 《题李太白墓》 异曲

同工， 都提醒我们要时刻掂量自

己的斤两， 不要忘乎所以妄自尊
大。 俗语云： “满罐子不荡浅罐

子荡”。 真正的行家里手大都虚怀
若谷、 云水不露， 不知天高地厚、

信口开河的则是些半吊子货 。

《红楼梦》 里的呆霸王薛蟠就是典
型的半吊子， 在众多才子佳人面

前 ， 他竟敢厚着脸皮咏黄诗 ：

“女儿悲， 嫁了个男人是乌龟。 女

儿愁， 绣房撺出个大马猴。 女儿

喜 ， 洞房花烛朝慵起 。 女儿乐

……”

薛蟠之遗风眼下似未绝迹 ，

请看那些新冠体诗人， 那用诗歌

作报告的领导， 那一笔鸡爪子书

法到处题词卖字的书法家……薛

蟠只令人喷饭， 今之做派已然令

人作呕？ 自然， 这令人作呕后面，

大都别有所图。

■法官手记

感恩有你
□乔 林

回顾这二十五年， 我只想说二个字那

就是感恩。

首先， 感恩老师们给我的指导。 我进

法院的第一个部门是执行庭， 那时的我也
只是司法中专毕业， 不仅业务能力弱， 看

问题也简单片面， 是我法院的第一位师父
任德康老师用他的言传、 身教以及对问题

全面深入的分析引领我慢慢走入了法院工

作的大门。 当我 04 年调入立案庭负责立
案审查工作时， 当时对这项完全茫然不

知， 心中也是忐忑不安， 是已退休的张国
婷老师， 给了我细心的指点， 并给我提供

去最高院参加培训班的机会， 这才使我在

程序法上打下了根基， 让我在这一岗位上
有了做好工作的底气。 一路上走来， 我跟

过不少承办人， 他们有的会给我在业务上

细心的指点， 这些指点、 提醒与劝导， 都

让我受益匪浅。

其次， 感恩一中院温暖的氛围。 在一

中院我换过很多部门， 遇到过很多的领
导 ，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包容与爱

护。 对我在工作中所犯的过失与错误， 他

们能宽容以待， 并为我挡风遮雨。 对我的
一点点进步能给予鼓励， 并放手让我在工

作岗上去历练与成长。 而那些与我一起成
长的伙伴们， 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信

任与支持。 在一中院我也有过挫折与失

败， 而伙伴们对我的肯定与帮助也使我重
树信心， 还有那些团队活动中、 办公室中

的欢声笑语， 以及在工作中的互相扶持与
支撑均让我温暖在心。 当工作涉及跨部门

的合作与配合时， 各部门总能体现出互相

间的一份主动与不计较。 虽然有时可能会
为某个问题激烈争论甚至面红耳赤， 但是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曾听
一名离开一中院的同志说过， 到了其他单

位， 才体会到一中院工作环境与氛围令人

羡慕。 这一份温暖值得我们珍惜。

最后， 感恩一中院提供了个人成长、

为国奉献的绝佳舞台。 好学、实干、进取是
一中的法院文化， 一中院如此说的也是如

此做的。 从一中院成立开始就始终保持着

昂扬的奋斗姿态，不断拼搏进取，始终保持

在全国法院的第一方阵。 一中院为每个人
都搭好了实现自我理想，为法治事业做出

贡献的宏大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 一个个
第一、 一个个首先， 一个个先进人物不断

涌现。 在这一舞台上，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

奋发、 精进， 而不是懈怠与因循， 就能实
现自己的梦想， 并为中国梦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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